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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学军 张峰 记者 杨子健

11 月 4 日上午，武林派出所接到报案

称，某手机专卖店失窃。

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案发时，该店

两扇玻璃门由一把 U 型锁锁住，但店门和

锁具均未受到暴力破坏。这是怎么回事？

店内正对大门的监控记录下了犯罪

嫌疑人的“穿墙术”。

当天清晨 7 点 25 分左右，天已大亮，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来往不断。一名男子

晃到店门前，贴着玻璃门四下张望。

店内无人，男子双手一上一下地抓住一

侧玻璃门上的扶柱连接口，开始用力反向旋

转。不一会，男子身子一抖，随即松开双手。

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男子轻轻拽了一

下门把手，不锈钢扶柱就从玻璃门上脱开了！

男子轻松卸下 U 型锁，拉开门走进店

内⋯⋯

店员们万万没想到，U 型锁虽然结结

实实，但小偷竟然将目标放在了脆弱的门

把手上，这样一来，店门就和店里销售的

手机一样，可以“滑动解锁”了。

男子共从店内盗走手机9部，价值近2

万元。作案后，男子娴熟地将门把手重新

装上，“铁将军”依旧把门⋯⋯

11 月 5 日凌晨，警方在德胜路某网吧

内将犯罪嫌疑人徐某抓获，被盗手机随后

在某数码城内被系数追回。

警方提示，不少商家选择用 U 型锁锁

门，但玻璃门把手多采用嵌套或螺丝固定，

容易拆卸，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因

此，警方建议，商家尽可能在玻璃门上安装

固定锁具，或加装卷闸门，同时，店内贵重

财物应做到及时入库，有条件的商家可加

装警报系统，更大程度保障店内财产安全。

锁还在，门没坏，小偷却轻松入室行窃“铁将军”为何不把门？

记者 黄洪连 文/摄

52 岁的安徽人储大伯在杭州某工地

打工。昨天上午，他感觉身体有点不适，

就请假回家休息。

没想到的是，骑着电动车出了工地

往家赶的他，最终却被120急救车送进了

医院。

倒不是储大伯得了什么吓人的病，

而是超限高通行的机动车又惹祸了。

一捆断落的管线撂倒骑车人

事发地点位于艮秋立交下方转盘一

处南向北限高 2.8 米的桥洞。就在 10 月

19 日，一辆 3 米多高的大巴车因为超限

高通过这个桥洞，不仅车子差点被“剃

头”，车上乘客也不同程度受伤。

储大伯进医院并非机动车直接肇

事，撂倒他的是一捆从桥洞上方断落的

管线。

管线共4根，其中3根为外包PVC管

的电缆，均固定在另一根直径约5厘米的

自来水钢管上。由于受到外力，钢管一

端断裂，垂挂下来，其余 3 根 PVC 管则被

钢管的重量坠弯。

事故发生后，两辆喷涂着“杭州路桥”

字样的抢险车赶到，几名工人将电缆管线

重新固定，断裂的水管则被切割移走。

抢修时，储大伯的儿子小储和女婿

小汪也赶到现场。问及管线的负责单

位，工人们都摇摇头：“我们只是接到通

知来抢修，这个电线不是我们的，也不归

我们管，我们只负责路面养护。”

小汪说，老丈人已经被送往市红会

医院救治，现在头上鼓着个大包，上唇右

半边撕裂，血肉模糊。

肇事司机被扣后才知闯祸了

为搞清楚管线的所属单位，小汪先

后致电辖区派出所和城管中队，但得到

的答复是，警方暂未立案，而城管中队暂

时无法确认管线归属，调查需一定时间。

稍后时间，记者从杭州市市政设施

监管中心了解到，经核查，4根管线中，断

裂的钢管为江干城管绿化水管，其余3根

电缆管线归属尚不清楚。

管线归属虽不明朗，好在交警部门

比较给力，把这起事故的责任人锁定了。

原来，事发路段正好有一个监控探

头，交警部门根据监控视频，确认了两个

重要事实：第一，储大伯是在管线断落后

撞上去的，并不是被直接砸中；第二，管

线是因一辆小货车超限高通过桥洞而被

拉断的。

交警部门根据监控找到了这辆杭州

号牌肇事小货车以及司机吴某。吴某

说，当时他低速通过桥洞，并没有察觉自

己的车子超过了限高，也没有发现车子

把管线拉断，至于造成人员受伤，他也是

听记者询问才知道的。

目前，肇事车辆已被交警部门暂扣。

“超限高”又惹祸了！骑电动车大伯被殃及“超限高”又惹祸了！骑电动车大伯被殃及

得知只联系过三次的亲生父亲重病垂危
26 岁按摩技师决定抢劫金店为父“续命”

通讯员 程建喜 记者 杨子健

11 月 12 日，望江派出所接到报警，有

居民的自行车被盗。民警调阅监控发现，

一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下骑走了人家停放

的自行车。

“是他啊！”几位民警都认出了偷车男

子金某——他可是派出所的“常客”。

金某 40 岁出头，一直游手好闲，进过

拘留所，也蹲过监狱，却始终不知悔改。小

偷小摸、酒后闹事、碰瓷耍滑、吃霸王餐、和

民警叫板，这些事他都干过。

不过，这次金某偷车后转进了监控盲

区，民警一时也追踪不到他的踪迹。

两天后的凌晨，一通带着酒气的报警

电话让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个报警

人居然就是金某。

原来，前一天深夜，喝得七荤八素的金

某拎着一瓶啤酒，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望江派

出所清江路巡防岗亭：“喂，你们这里有没有

开瓶器？把我的酒打开，我还要接着喝。”

岗亭里哪来开瓶器？金某怒了，攥着

酒瓶就往岗亭的桌子上猛砸。然后，他做

了一件自认为很牛的事情——打电话报

警，投诉巡防队员态度不好。

民警赶到岗亭时，金某正在撒酒疯。

没办法，民警只好按照“醉汉待遇”，将他带

回派出所约束性醒酒。

没想到到了派出所，灯光一亮，民警们

乐了：“不就是他吗？”

到底是老油条了，金某酒醒后便开始和

民警们耍起了无赖，百般狡辩，胡搅蛮缠。

民警懒得和他多费唇舌，而是沿着他醉

酒行走的路线反向追踪，摸到了他的临时落

脚点。金某作案的铁证就在他的住处摆着。

这下，金某再狡辩也没用了⋯⋯

偷车惯犯酒后撒泼报警投诉巡防队员 你这算是争取“自首情节”吗？

记者 汪玲

81 岁的茅奶奶在桂花园小

区住了 10 年。最近两年，她一直

很郁闷——邻居“装修房子”，硬

生生把她家的阳光“装修”没了。

如今，茅奶奶的卧室没有阳光、草

坪上没有阳光、一楼地板因常年

潮湿变了形，连茅奶奶的骨质疏

松症都严重了。

什么“装修”会有这么大的杀

伤力？

日前，记者在桂花园小区了

解得知，该小区为别墅小区，每幢

别墅均价在 2000 万元左右。茅

奶奶隔壁是一幢被 10 余米高蓝

色挡板围起来的建筑，围挡内可

见裸露的钢筋混凝土。

“从一开始就围起来，不让我

们看。起初我们以为是在装修，

但房子越建越高，我们才知道他

们是把原来开发商造的房子拆

了，重新造了一幢房子，面积扩大

了至少 300 平方米，原来的两层

结构也变成了三层结构。”茅奶奶

说。

2014 年 5 月，茅奶奶家人曾

举报过该违法建筑，城管部门也

进行了查处，违建工程停工。但

是，两年来，违建部分一直没有拆

除，茅奶奶家的阳光也就被挡住

了两年多。

一个多星期前，茅奶奶发现

隔壁又开始施工了。随后，西湖

城管文新中队介入，建筑工人便

又撤走了。

记者从文新中队了解到，该

建筑扩建未经规划部门审批，确

属违法建筑，目前，已移交西湖区

文新街道拆违办拆除。

“这幢别墅在装修期间往北

扩了1.5米左右，因为一直有围挡

挡着，执法中队发现时，建筑已建

成一半。2014 年，我们把建筑顶

部拆掉了，然后责令房主自行拆

除其余违建部分，但是他一直没

执行。”文新街道拆违办副主任高

建军表示，本周五将对该整体违

建的别墅进行拆除，拆除后，房主

必须将房屋恢复开发商交付时的

原貌，但恢复工程还是要去规划

部门审批。

拆别墅造违建

，还挡了邻居的采光

阳光

，被邻居

﹃
装修

﹄
没了

他姓徐，今年26岁，在按摩店里做技师。

徐某出生在河南洛阳的一个小镇，他的亲

生父亲老王此前一直在新疆当兵。由于长期

分居，徐某的父母在他出生后不久选择了离

婚。

离婚后，母亲带着他改嫁了老徐，原本姓

王的他也改跟继父姓徐。这么多年来，老徐待

徐某如已出，而徐某每次和外人提起继父也是

赞不绝口，说继父对他实在是好。

2012 年，尽管当时家中很不富裕，还有一

个和徐某母亲婚后所生的小儿子要养活，老徐

还是咬着牙，凑了 10 万元首付款，为徐某在当

地镇上买了房，月供由徐某自己承担。

徐某有按摩的手艺，便想趁年

轻到外面打工多挣些钱。于是，他

先后在武汉、杭州的按摩店找了工

作。

对于自己的亲生父亲，徐某的

印象却很模糊。成长过程中，亲生

父亲一直缺席。直到2008年，徐某

18 岁，他才第一次接到亲生父亲打来的电话。

形同陌路的两人极其生分，简单说了几句，通

话便结束了。

2015 年底，徐某第二次接到了亲生父亲

老王的电话。

这次通话中，老王和已经成年的儿子说

了许多掏心掏肺的话，表达了多年来未能尽

到父亲责任的愧疚。临了，老王告诉徐某，自

己的人生已经没什么希望了，就剩下徐某这

个唯一的亲人，所以，他已经将自己积攒下来

的几万元存款全部打到了徐某母亲的账上，

让她帮儿子还房贷。

过了近一年，今年 11 月 15 日一早，徐某

第三次接到老王的电话。电话里，老王声音

虚弱地告诉他，自己病重，快不行了。

挂上电话，徐某脑子里不停出现这样一

个念头：爸爸病重，肯定是因为一年前把所有

积蓄给了自己，所以才没有钱治病。

认准了这个因果关系，徐某决定，要去筹

一笔“续命钱”，然后赶去新疆照顾老爹。

但钱从哪里来呢？

徐某做技师的那点收入，刨去房租、水

电，刚够温饱，哪有什么积蓄？

“这事儿不能告诉妈妈，她有脑血栓，不

能让她担心。”想要瞒着母亲的徐某独自走

上街头，可是，有什么办法能快速弄到一笔

钱呢？

从上午晃荡到下午，徐某在街头漫无目的

地耗去了半天时间。

当天下午 1 点半，他把心一横，将弄钱的

目标锁定在一家金店。

快步走进金店，他向店员提出想看看最好

的黄金挂坠，并要求配一条粗的金链子。店员

按照他的要求，将金饰配好后交到他手里。东

西到手，他掂了掂金器的重量，趁着店员转身，

撒腿就跑。

真的是慌不择路，他连要跑到哪儿去都没

有想过。慌乱中，路边的公交站里刚好有一辆

公交车停下，他立刻冲入车厢坐下，把抢来的

金链子挂到了脖子上。那一刻，他听见自己

的心跳得和擂鼓一般剧烈。

公交车是开往瓜沥方向的。感觉自己已

经坐了近半小时的车，徐某决定下车。可是，

刚走出公交站几步，他就被民警抓住了。

被带回派出所的路上，徐某没有多说话，他

担心的是：怎么向母亲、继父、亲生父亲交代。

人赃俱获，他也知道自己赖不掉，可他还

是强作淡定。派出所里，他谎称自己是 11 月

11 日到杭州，身上带的 1000 多元钱花完了，

所以才临时起意，想抢点金器换钱。可是，对

于近几日的行程，他始终无法自圆其说。

谎言和心理防线被同时攻

破，徐某将自己的故事全部讲给

民警听，然后放声痛哭：“我妈知

道的话，肯定要气死了。还有我

爸⋯⋯我之前那样说，就是不想

让你们通知他们⋯⋯”

徐 某 抢 劫 的 金 器 重 达

115.89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他大概已经心里有数。然而，不

能遂他所愿的是，他的所作所为

还是会依照法定流程，最终传达

到他最放心不下的地方⋯⋯

孝？ ！
通讯员 俞小薇 记者 徐夏欣

11 月 15 日下午，他在大

江东义蓬街道的大街上晃悠

着。

一身普通的休闲装，他看

起 来 就 像 个 刚 毕 业 的 大 学

生。可是，此时此刻，他的内

心比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大

学生更焦虑。

钱！要搞到钱！他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事实上，他的

口袋比他的脸更干净。

徘徊许久，他停了下来，

四下张望一阵，他的目光最后

在不远处的一家店铺停住了。

短暂犹豫后，他迈开了步

子 ，如 箭 离 弦 ，已 不 可 回 头

⋯⋯

不肖
亲父子

，两家姓

一通电话

，乱了心神

心里想尽孝

，行为很不肖


